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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

诗诗韵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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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沃野上的现代诗歌
◎赵建武

季节轮回又近年，云舒云卷总欣然。
闲庭静赏清风月，陋室轻弹锦瑟弦。
未觉光阴如逝水，只知景物绘新篇。
独怜那首梅花赋，逐梦吹香斗雪妍。

冬日抒怀

◎高树贞

结庐崖瀑边，移步汲山泉。
投入青青叶，吹开袅袅烟。
闲时参佛境，醉后觅仙缘。
三盏洗尘俗，一壶归自然。

煮茶

◎刘寿福

  一抹红云出俏，一幅夕照堪骄，琼
楼相映静枝梢。瘦林孤影傲，喜鹊任逍
遥，冬霞无限好。

【中吕·红绣鞋】

题初冬夕照
◎张恩勤

  水阔波清映碧空，两岸枫红。芦苇
荻花绽蓬松，絮隆，絮隆。
  白鹭鸣禽不见踪，灿柳抒胸。桥下
渔翁冷风拥，钓冬，钓冬。

【双调·庆宣和】

胶河即景
◎辛永金

  浮烟霞染，看、层峦万壑，青冥同
宿。宝塔悠悠钩往事，霜打麓台依旧。
槐古天音，碑残字辨，土冢献侯宥。惜
丹丘故，润毫敲韵诗就。（幺篇）白浪涤
尽春秋，回流紫气，描画新图秀。涧水
弦弹千古韵，书院聚才文秀。逐梦飞
鸢，黉宫凌岫，科技芳华又。松涛且抱，
氧清云海添寿。

【大石调·念奴娇】

浮烟山寄怀
◎张效宇

偶园偶得
◎吴学昌

  我的老家是昌邑，与青州虽相距不远，
但我却从未真正走进这座古城。潍城作协组
织青州采风之行，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
喜悦，开车踏上了前往青州的路。出发时
天空下起了小雨，随着窗外那些熟悉的市
井街景一一向后退去，我的心仿佛挣脱了
些什么，变得轻飘飘的，像一个去赴旧约
的客人，心里满是期待，但又掺杂着一丝
惶然。刚到青州地界，小雨便停了下来，仿
佛是在欢迎我这位迟来的客人。
  远远地，我看见了一道灰色蜿蜒的城
墙，静静地卧在青州城内，和这座城相得益
彰。这个在手机上反复出现的名字——— 青
州古城，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展现在了我
面前。
  从青州古城阜财门（南门）乘观光车进
入古街，古街两旁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
有的是青州老字号的甜食铺子，有些店铺
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古老匾额和雕花，店铺
的旗幡也在风中懒懒地飘动着，空气中还
能闻到丝丝缕缕甜腻的香气。这古街巷仿
佛有一种奇特的吸纳能力，一墙之隔，竟能
将一切喧嚣沉淀下去，留给人一种悠远缓慢
的节奏。
  观光车停下，我的思绪也被拉到了眼前
的偶园。它的门脸并不张扬，谦逊地藏在街
边。这里原是清初大学士、太子太傅冯溥的
私家园林，号为“奇松园”，后改称“偶园”，取
“无独有偶”之意，更有偶得之意和不期而遇
的妙趣。

  进入园中，饱含着草木清润之气的静怡
扑面而来，喧闹的市井之声被严严实实地
隔在了外面。走进右侧的走廊，廊边的墙
壁上，嵌着古老的石碑，走廊的另一侧则
悬挂着青州文人墨客创作的书画作品，墙
壁上的古老碑文和现代的书画在此地汇
聚，仿佛是在向世人诉说着前朝今事。与
走廊紧紧相连的是一处茶室，青州诗社的
文人朋友刚好在此雅集。在这里，我们偶
遇了青州文化名人冯殿佐先生，他是冯溥
的第十五代传人。在偶园中的偶遇，注定
了此行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看
风景”，它成了一次文化的寻根，一次精神
的洗礼。
  冯先生带领我们走向院子深处，小路的
石头缝隙中，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青苔，经
过小雨的滋润，路面变得湿滑。“佳山堂”前
的水池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堂内陈设简朴，
仿佛主人刚刚离去，书卷的气息还氤氲在空
气中，这里曾是冯溥公读书会友的地方。
  我忽然想到，几百年前，那位坐于此
处的先祖，他笔下的文章、胸中的丘壑，是
何等磅礴，他面对的是宦海的浮沉、是家
国的忧思。然而，他却在偶园中得到了一
方心灵的净土，将外部的波澜化作内心的
从容。
  我的目光落到院子里的老树上，丁香、
松柏俱在百年之上，只见一棵棵树皮布满苍
苔、皴裂，这就是时间最直观的笔触吧。这里
的景物，无论是假山还是古树，都在追求一

种曲径通幽、旁逸斜出，甚至是迂回曲折
之美。
  冯先生又带我们看了几处旅人匆匆而
过或独自游览不会留意到的细节：如一块石
上的天然纹理，如何酷似一幅山水画；一扇
花窗的镂空，如何在不同的光影下，在地上
投下变幻的图案；甚至是一段看似普通的鹅
卵石小径，其铺设的纹样，也暗含着“步步
锦”的吉祥寓意。
  在牡丹园的一侧，我们看到了“福、
寿、康、宁”四方奇石，只见“福”石姿态丰
盈，周身多孔；“寿”石灵光四通，神韵兼
具；“康”石如同鹤立，挺拔隽秀；“宁”石是
园中的奇石之冠，给人带来宁静致远的感
觉。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园中，像是四位沉
默的老者，承载着昔日衡王府的旧梦。这
四方奇石，各个气度不凡，没有经过任何
人工雕琢，却有着“疏可走马、密不通风”
的韵味。这四方奇石为北太湖石，是古代
观赏石中的珍品，历史上有“一两石头一
两银”之说。衡王府没落后，这些奇石便散
落到了民间，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
大学士冯溥告老还乡修建此园时，将它们
购回到这“偶园”中，这些石头终于找到了
永恒的归宿。
  冯先生说，这四方奇石与中国繁体汉字
“福、夀、康、寕”的形似，领略奇石风采需要
选择正确的欣赏角度，“福”石朝正南方向，
“寿”石朝正北方向，“康”石朝正北方向，
“宁”石朝东北方向。更巧的是四个字中

“口”部的数目、位置竟与石上孔洞的数量
和位置大致吻合。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
术和源远流长的中国奇石文化，在这里巧
妙融合。
  明朝的藩王，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
煊赫的府邸，然而一朝国变，烟消云散，只
剩下了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头，依旧伫立在
这里，看尽了花开花落、世事变迁。
  在冯先生的引领和解说下，此次游览
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私密的对话，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不再是冰冷的古
迹，更是一段活的历史，偶园也不仅是冯
氏一门的文化传承，更是整个齐鲁大地共
有的历史积淀与精神气质。无数的悲欢离
合，兴衰荣辱，如同天上的云彩从这片土
地上飘过，而青州却始终如一块巨大的石
头，将这一切沉淀为一种宠辱不惊的文化
气质。
  走出偶园，重新走进青石板路的主街
上，市井的喧哗再度回响到耳边，但此刻的
喧嚣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屏障过滤，变得遥
远而温和。回望那巍峨的城墙，它像一位智
慧的巨人，将所有的故事，都沉淀在城墙
之内。
  青州，我的足迹已印在你古老的青石板
上，我的呼吸已真切地与这里古木清风交
融。这一次的相见，是初见，却也像是重逢，
在我的行囊中，已悄悄地藏下了偶园的秋
声，它们将在我今后的岁月中时时提醒着
我，来自何处，根在何方。

童年大雪
◎张玉红

  冬日时光，感觉越来越干燥冷清了。在这
单调的寂寥之中，常常让我忆起童年时的雪
天来。那时的冬天多雪，时常，当天空灰暗阴
沉下来，不声不响地，等到傍晚或夜间，粉尘
似的雪末就悄悄地从天空洒落了。雪落有声，
柴草间、树枝上、还有闲置的那些盆盆罐罐、
院子里到处都是雪花飘落时的“沙沙“轻响。
后来，雪越下越大，雪末渐渐变成了片片晶莹
的雪花飞舞……
  我从小就偏爱下雪天，感觉白茫茫凭空
飘落的雪花神奇又美好。只是想象不出，那精
灵似的漫天飞雪，究竟来自哪里……因着这
份神秘与欢喜，雪花飘落时，我们常常不顾父
母的阻拦，蹦蹦跳跳置身于纷扬的落雪之中
了……
  记得有一场大雪一气儿下了几天几夜，
如果不是大人们勤于打扫，屋门都会被积雪
封住。当雪花终于停止飘落时，天地之间银装
素裹，一片洁白。都说“瑞雪兆丰年”，怀揣喜
悦的大人们纷纷忙碌起来，清扫院子和门外
的积雪，然后用小推车把家里的积雪都推出
去，填在小村周围的沟湾里。
  那时候，大街上清扫起来的雪和沟湾里
的积雪一堆又一堆的，连成了一道道起伏连
绵的雪墙。恍然间，这洁白的村庄似乎变成了
童话中的美丽城堡，我们就在这美丽的城堡
里追逐、嬉闹着打雪仗、堆雪人。
  人多力量大，一个大大的雪人堆起来了，
我们的小手却冻得通红。大人们也来帮忙，给
那臃肿的雪人用锅底灰画一个弯弯的嘴角，眯
缝的眼睛，再安一个红红的辣椒鼻头。于是，雪
人可爱的样子，引来大家一阵阵开心地笑……
  雪后的早晨，太阳露出了惊喜的笑脸。阳
光下的雪野、村庄，变得分外美丽而妖娆。那
时，如果你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出村
口，遥望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田野美景，还有
远处如童话般美丽的村庄，你会有一种心旷
神怡的美好感觉——— 那种美好，仿佛是在倾
听天地之间，阳光与落雪轻轻弹奏的一曲无
声的天籁。
  在阳光的照耀下，温度渐渐有所回升。温
暖的阳光尽情亲吻着这个美丽洁白的世界，
积雪开始悄悄融化。你看，树上，屋檐下，还有
草垛上，融化的雪水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
珠，“滴滴答答”地滴下来……
  雪后的夜晚，因了这厚厚的积雪，格外冷
冽。早上起来，窗玻璃上会结一层厚厚的冰霜
花，那一格一格的冰霜花形态各异，有的像雾
像云；有的像花像草；还有的像森林山峦，莽
莽苍苍，引人遐想。
  而走出户外，却见各家各户的屋檐下，正
有一溜溜晶莹剔透的冰柱垂挂下来，在阳光
照耀下闪着七彩的光泽，构成了村庄里一道
道奇异而美妙的景观———“龙锥”。
  小伙伴们时常把“龙锥”打下来，然后开
心地捡拾、把玩；渴了便直接送进嘴里“咯嘣、
咯嘣”地吃起来——— 想来，那“龙锥”该是这世
上最原始最清凉的冷饮吧；它与冰棍，就该是
最亲最近的姊妹花了。
  那日，无意间看到一位博友的一首诗《龙
锥》：“日照山房雪未干，龙锥一俟挂茅檐。风
移物换时不再，只此深深忆旧年。”
  好一句“只此深深忆旧年”！旧年的我们，
从天真烂漫的童年，已辗转成了满面风霜的
中年；可是，却不知谁能告诉我——— 我们童年
时的漫天大雪，还有那些美妙的旧时光，一年
又一年，又流落到哪里去了？

  车过潍河，两岸的田畴便画卷似的
铺展开来。那绿是肥腴的，厚甸甸地一直
漫到天边。这绿，却又不是单调的：麦子
是青汪汪的翡翠色，大片的葱地是沉郁
的墨绿，远处新栽的瓜苗，又透出些嫩黄
的浅碧来，泼辣辣地、汪洋恣肆地在这齐
鲁大地的宣纸上，晕染出无限的生命力。
我的故乡潍坊，便安卧在这无边的绿意
里。等经过弥河两岸时，这绿意又与往昔
记忆里的迥然不同了。那田畴的方整，那
阡陌的笔直，那一片片塑料大棚连绵而
成的“白色海洋”带来的绿色革命，都隐
隐透出一种严整的、秩序的、工业般的
美。我想，这大约便是农业产业化在潍坊
大地上的直白笔触了。
  我信步走入一个蔬菜大棚。掀开厚
重的棉帘，一股热浪混杂着泥土与瓜果
的甜香，扑面而来，将人裹了个严实。眼
前豁然一亮，那景象，竟让我怔住了。但
见一行行西红柿植株，沿着悬垂的绳索，
整齐地列队而上，直抵棚顶；那果实，红
玉似的，一串串，一嘟嘟，累累垂垂，仿佛
不是从泥土里长出，倒像是从现代化流
水线上精心打磨出的艺术品，抑或是天
宫神仙手中的珍品，显得不太真实。几个
新农人，正驾着小巧的电动车，在垄间缓
缓穿行，查看仪表，记录数据，采摘果实，
那份从容和自信，竟有些像工厂里的工
程师在巡视他的车间。
  我不禁想起童年时侍弄菜园的光
景。那时，全凭父辈的经验，看天，摸土，
弯腰，挥汗，收成的好坏总带着几分“靠
天吃饭”的忐忑。而今，这大棚里，温度、
湿度、光照，皆有数据精准调控；水肥通
过滴灌，如静脉注射般一滴不漏地输送

到植株的根部。这哪里还是“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的古旧诗篇？这分明
是一首用科技、用理性、用规模谱写出
的现代田园浪漫诗。那诗行，就写在这
一排排似琴弦般整齐的植株上，写在挂
满枝蔓、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蔬果
上，写在这一根根纤细、透明的滴灌管
上，写在这满目丰收的、几乎失真的红
艳里。
  这产业化，却又不止于这大棚之内。
它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的网，将千家万
户的农人，从原先那零散的、各自为战
的“点”，联结成了一条条“线”，进而拓
展为一个个强大的“面”。我想起前几日
参观的一个农民合作社。院子里，刚从
地里采收的胡萝卜，堆成一座小山，鲜
亮亮的橙色，在阳光下晃人的眼。几十
个妇女坐在“山”前，说笑着，手底却飞
快，削须、清洗、分级，动作麻利得像一
部和谐的机器。不多时，那些胡萝卜便
被装进印有统一商标的纸箱，搬上等候
的卡车。那卡车，将呼啸着驶向青岛、烟
台的口岸，而后将呈现在异国他乡千家
万户的菜盘里。
  “我们现在，不愁销路，不愁价钱，年
底还有分红哩！”一个脸庞红润的大嫂扬
起头笑着对我说。那笑容里，是笃定，是
安稳，是一种掌握了自身劳动价值的淡
定。我忽然悟了，这产业化最动人的地
方，或许不在于产出了多少吨的蔬菜瓜
果和肉蛋奶品，而在于它让“农民”二字，
从一种身份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
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有希望的职业。
它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
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为土地的管理者

与经营者，甚至是创造者。这，是一种何
其深刻的嬗变！
  思绪飘得远了。我想起北魏时那位
潍坊的先贤贾思勰，他在《齐民要术》中
开篇便言，“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
业，靡不毕书”。他所追求的，也正是这
“资生之业”的井然有序与传承不息。千
载而下，他的传人，正以一种他无法想象
的方式，传承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基因，
发扬光大并创新实践着他的理想。这产
业化的图景，不正是那古老农书在现代
的回响与超越么？它让农业不再仅仅是
“悯农”诗里的悲情与辛酸，而成为了可
以高声“礼赞”的、充满希望的火热的乡
村振兴事业。
  归途上，夕光如火，将西天的云彩烧
成一片瑰丽的绛紫。那无边的田畴，那连
绵的大棚，那笔直的道路，都镀上了一层
温暖的金边。风里传来泥土的气息，依旧
是那样熟稔和芬芳，那样亲切，只是这气
息里，似乎又多了一丝崭新的、明快的节
奏。我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心中涌
起一股暖流。潍坊，这片深植着农业文明
根系的土地，正以开放、多元、务实的人
文精神和独有的智慧与魄力，为这古老
的行业，注入青春的、文明的、工业的血
液。这发轫于潍坊大地的农业产业化，被
肯定为“三个模式”并在一代一代接续传
承人的手中不断拓展创新。这是一场生
机勃发而恢宏伟大的革命，它的不竭动
力是雕刻在基因里的潍坊人的创新灵
性，是组织严谨严密规范的理性，是科技
生发的磅礴力量，更是我那勤劳的乡人
们，脸上那越来越明媚、越来越自信的笑
容……

  木心笔下的爱情是：“你再不来，
我要下雪了。”而我心里的冬天是：“初
雪已至，如诗如画。”
  12月2日，2025年的第一场雪，在
昌乐小城飘然而至。对见惯了大雪的
北方人来说，这场雪实在是有点小，虽
不是酣畅淋漓，铺天盖地，山林草木，
上下一白，也缺少天地皆白，脚下“咯
吱”雪声的浪漫，但这难得的一场小
雪，已让我们满心欢喜。
  我穿上羽绒服，在雪中走了很久，
那雪花挂在我的发丝、衣角，平添几分
清丽，让我尽享这冬日里的惬意。
  北方看雪，南方看花，如果此时有
梅花绽放，梅尖染雪，那该是多么惊
艳。卢梅坡《雪梅》：“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这诗竟如此惊艳。
雪虽有竹方可听，但其最佳拍档，一定
是梅。踏雪寻梅，梅间取雪，是古人雅
事，亦是今时今日，仍可溯仿的闲趣。
  妙玉那一盏体己茶，每次忆起，都
觉感动。何等心思玲珑的女子，于梅瓣
上收集雪水，仔细珍藏多年，逢得黛钗
知己后，挑了最合宜的茶盏，轻描淡写
地聊出茶水的来由。似是满不在乎，却
实在在意得紧。此情此景，有雪有梅，
而芳容成诗，情意成诗，真的是有雪有
诗无俗人。我却更喜欢妙玉门前栊翠
庵中的那数十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
着雪色，寒香拂鼻。
  见初雪，忽然感动于张岱《湖心亭
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
下一白。想想四百年前的西湖上，曾落
了一场雪。人烟俱静，鸟雀无声，而有
人泛一叶轻舟，于雾凇之间闲游，看
雪，看水，看烟波。
  此时的我，在雪中散步，得二三闲
情，虽有说不出的冷静和凛冽，但又恰
到好处令人多想三两分。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三五
知己，围炉煮茶，品茗听雪，秉烛夜话。
围炉，还是得在雪夜，一方红泥小火
炉，温着香醇的茶，而知己在侧，谈笑
依偎，彻夜长谈，不觉疲惫。
  下雪就看王维的画。《长江积雪图》
《雪溪图》……成堆成堆的雪，好像都闻
到那纸上的冷香了。那雪也有了魂灵似
的，在他的画里沉默如金，可都有说不
出的性感和迷离，甚至惹人亲近。
  这场最美的初雪，如诗如画。
  那炉边听雪的人是我，那在雪中
行走的人是我，那雪中赏画的人是
我……

初雪已至

如诗如画
◎张素兰


